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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

网络文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类型小说
尤其是玄幻类、穿越类成为主流，这些作品凭
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以“金手指”来架构神
奇故事，激发了读者的“悦读”兴致，但终
因缺乏生活根基、停留于“打怪升级”的叙
事套路中而日显其弊，网络文学如何反映波
澜壮阔的新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
问题。近几年，为加强对现实题材网络文学
创作的引导，中国作协连续4年明确扶持观
照现实生活、描绘新时代新气象的网络文学
选题。有数据显示：2017年网络文学头部
平台的现实题材作品数量已超过玄幻题材作
品，2018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占比高
达65.1%，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半数
为现实题材，2020年现实题材成为“网文重
工”，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被影视改编的比
例大幅增长。由此可见，网络文学正在进行
现实题材的审美转向。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迅猛兴起，与其说
是一种审美的转向，不如说是一种回归。网
络文学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其面貌与传统文
学作品并无本质区别，内容大多贴近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涵盖了青春情感、都市生活、家
庭职场等常见主题，涌现出不少描写细腻、引
发读者强烈共鸣、影响颇深的佳作。随着网
络文学产业化的发展，部分写手、网站为了增
加点击量，抓住网民的猎奇心理，从而剑走偏
锋，把目光投向诸如黑社会、性爱体验、社会
隐私、基调灰暗的官场黑幕等领域，生产大量
粗制滥造、博人眼球的低俗之作。网络文学
失序的现实题材创作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
应，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净网行动，出台一
系列政策措施，对网络文学进行严格的审查

与控制。由此，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范围大
大缩小，多局限于校园、职场等狭小空间，生
命力日益萎缩。

2003年，起点中文网成功探索出VIP付
费订阅模式，引领网络文学走向产业化，玄幻
类题材由是强势崛起。正如许苗苗所说，“现
实题材日渐衰退、玄幻题材风靡一时，一方面
是出自对监管的回避和自保，另一方面则源
自网站作为经济实体市场策略的推动。”因为
玄幻类型题材娱乐性强，受到读者的热烈追
捧，盈利能力远超现实题材作品，一经出现，
即受到文学网站的青睐与产业的扶植，因此，
占尽天时地利的玄幻类小说迅速崛起，一跃
成为网络文学中规模最大、创收最多、影响力
最大的主流形态，甚至一度掩盖了其他类型
的存在，成为网络文学的代名词。

但就如曾经灰暗的现实题材引起监管部
门的担忧一样，脱离现实的玄幻类题材同样
引发了监管部门的担忧。为了重新激发现实
题材的创作活力，将凌空高蹈的网络文学导
向现实，政府部门、网站、写手、批评家以及社
会舆论都付出了诸多努力。2015年以来，国
家新闻出版署的年度性网络文学推优、中国
作协的网络文学排行榜评选都对追求真善
美、传播正能量的现实题材作品表现出明显
的侧重。在2018年的“中国网络文学20年
发展研讨会”上，主办方推选出20部优秀作
品，并明确表示，此次评选不仅考虑到文学
性、思想性因素，还强调作品的正能量引导作
用。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中国作协联
合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
络文学作品评选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
创作品推介活动”，在入选的25部作品中，把
握时代脉搏、紧跟社会步伐的现实题材作品
和如实表现伟大历史进程的历史题材作品占
了绝大多数。正如欧阳友权所言：“经政府倡
导、文学赛事推介和公共舆论的积极引导，我
国现实题材网络创作增长迅速，出现了一批
主题格调健康、艺术质量上乘、社会效益凸显

的现实题材佳
作。”同时，影视
界也掀起了现实
题材网文IP改编
热潮，《欢乐颂》

《大江大河》《都挺好》等影视作品或展现了历
史变革中的风起云涌，或切中当今社会的痛
点和热点话题，在引发收视热潮的同时，也引
起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讨论，起到了积极的导
向作用。现实题材的高调入场，打破了玄幻
类题材一家独大的局面，推动了网络文学的
现实转向，是网络文学主流化的重要标志。
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审美转向
的驱动下，玄幻仙侠、穿越历史类作品也在保
留丰沛想象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吸收利用、对主流价值观的正面弘
扬，呈现出积极健康的整体面貌。

现实题材创作热潮的出现固然可喜，但
是，现实题材网文井喷的繁荣表象下也存在
一些致命顽疾，这要引起我们重视。当前，现
实题材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短板突出。
部分作品只是浮光掠影地摘取生活碎片，停
留在对生活表象的粗浅描摹上，缺乏细节支
撑，未能深入表现生活的真相。一些作品存
在“主题先行”的毛病，脱离生活实际，过于理
想化、模式化，沦落为理论和观念的生硬演
绎。现实题材还是依据玄幻类题材来架构故
事，主人公被高度神化，形象同质化严重，言
行缺乏逻辑合理性，单纯成为“真善美”的具
象化身，缺乏烟火气息，本质上是一种“伪现
实主义”。这些网络文学打着现实主义的旗
号，却与真正的生活相隔万里，严重损害了现
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核，常常处于“叫好不叫
座”的尴尬境地。

如何提升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质量，
最重要的是在尊重“爽文化”的“悦读”社会需
求的基础上，彰显文学的精神价值，要蕴含着
理想精神与现实情怀。网络文学观照现实，
归根结底是关涉到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生
命力的体验与彰显，是艺术显现的审美之
光。网络文学的遗传密码是“人的学问”，应
为人民而作，为伟大时代而作。网络文学要
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现实题材叙事
要符合生活规律、情感逻辑、历史规律，艺术
表现要极富感染力，充满艺术生机。总之，从

“玄幻满屏”到现实题材升温，网络文学观照
现实也从“自发时期”过渡到“自觉时期”，网
络文学只有迈过现实主义精神这道“门槛”，
才能创造出真正的鸿篇巨制。

网络文学正在进行
现实题材的审美转向

一

科学技术的“迭代”发展已经将人类社会带
入某种“后人类状况”。“后人类”作为晚近的学术
概念或“人造的”生命状况可以被理解为“人类之
后”的历史分期及其构建的生命实践，是已经完
成了生命存在形式自然过渡的人类，即自然进化
的“人类文明”进入到新的时间节点和空间环境

“之后”所面临的生命形态与生命实践状况。另
外，“后人类”也可以被理解为与现有的人类文明
有关的“他者化”的智慧生命群体，诸如克隆人、
机器人、“赛博格”、“类智人”（黄鸣奋语）、外星
人，等等。实际上，20世纪中叶以降，心脏起搏
器、人工耳蜗、血管支架、脑神经芯片等人造器官
（设备）已经在临床医学治疗中被广泛应用，克隆
技术、基因工程与AI技术也同人类自身的生命
机能的修复、强化与改造联系起来，一种与自然
进化迥异的新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实践就被“人为
地”制造出来，所以人类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迈
入“后人类时代”。

“后人类叙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故事
类型”。学术界普遍地将“后人类叙事”理解为科
幻文艺（包括科幻小说、影视、游戏与动漫等艺
术）对于人类社会在“未来”与“异域”相互交织的
时空维度之下所面临的生命政治与生命伦理的
复杂状况的书写，其“艺术再现”的内容包括人类
生存环境的演变状况（未来、末世或“异域”的叙
事建构）、社会组织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想象性重
组（“乌托邦/异托邦”的小说形式）、生命进化方
向的前景预测（克隆人、“赛博格”、电子人、“类智
人”或外星人故事题材）、身体媒介潜能的拓展性
思考（人机接口、人工智能、数字生命的叙述主
题）以及情感智能的技术重塑（“反人类中心主
义”的生命政治实践）等，涵盖了艺术家对人类当
前科学技术变革可能导致的种种道德伦理后果
的哲理忧思，借以阐释与重构“人之为人”的批判
性问题域。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作家刘慈欣和郝景
芳分别斩获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雨果奖”最
佳长篇和中短篇小说奖，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
传播和发展迎来了重大的机遇。在网络文学告
别“野蛮生长”“出走海外”的文化传播背景下，科
幻小说这种“小众”和“边缘”的题材也在新媒体
传播和接受语境中获得了宝贵的发展契机。在

“网生代”作家的努力下，中文网络科幻小说创作
实践中先后涌现出以《文明》《寻找人类》《小兵传
奇》《间客》《时间之墟》《废土》《大宇宙时代》《地
球纪元》《银河之舟》《修真四万年》《深空之下》

《死在火星上》《云氏猜想》《宇宙的边缘世界》《天
阿降临》《千年回溯》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
反映中国语境、体现中国风貌、传递中国精神的
网络科幻小说佳作，形成了“硬科幻”、“软科幻”
以及“混合科幻”三种内容形态以及“生物向”、

“生化向”、“人工智能向”与“超文明向”四类故事
形态的叙事维度与文本谱系。

二

总的来说，新世纪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
叙事”的话语逻辑包括四个面向。一是人类对所
有未知生命（包括外星人、电子人、变异人以及其
他怪物）的猎奇心态本能地驱动艺术想象的结
果。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肇始，
以“怪物”为表征的“智慧型他者”就已演变为人
类科幻文艺实践里常演不衰的母题，也从侧面展
现了“后人类叙事”的形象学“源头”。

二是建立在这种猎奇心态之上的好奇与恐
惧在艺术想象过程的另类“投射”。从心理学角
度来说，人类对“异类”和“他者”总是充满防范和
戒惧心理，人类的生命本能中也隐含攻击性，因
此也会害怕受到其他物种的攻击。因此人类的
科幻叙事也在经年累月的书写实践中建构了与
此主题相关的想象谱系。

三是人类基于自身生存环境、社会制度、文
化模式和人性原则而虚构出来的“乌托邦”/“恶
托邦”混合体。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性在
于他们总会把眼光从“此岸世界”投向“彼岸世
界”，立足于现实去想象未来，构建与现实形成

“对位关系”的“异域乌托邦”，以此反观和“折射”
人类的价值和属性，并设想人类因为丧失了“人
性”而转化为“非人”、进而人类身上的“兽性”被
激发及其有可能引发的结果；或者反过来，非人
的兽类进化并转型为更有人性的文明系统，形成
人的“兽化”与兽的“人化”充满张力的审美范式
和讽喻性文本，以此对社会和科技发展所引发的

“人之异化”境况发出警示。
四是科幻文艺对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人性

内涵与技术进步关系的反思在叙事伦理上的体
现。千百年来，当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内在驱动力
的科学技术与传播媒介反过来变为宰制和支配
人类的“异己”存在时，在科幻文艺作品中被描述
为“美丽新世界”的人类未来就演变成为一个映
射现实生活的“未来异托邦”，它是现实生活“理
想范型”的另类“镜像”或“景观”，凸显了追求完
美的人类难以言明却又如幽灵一般萦怀的对于
无节制的科技进步的恐慌与忧惧。科幻小说、影
视、游戏和动漫等蕴含技术价值取向的艺术形

态，其本质在于反思和凝照现实，而不仅是作为
营造某种“间离认知”和“叙述时空体”的工具（达
科·苏恩文语），它们所建构的奇思妙想、奇幻旅
程或“异时空经验”仅仅是科幻叙事的手段，而其
根本的意图却是借助这些非现实因素来揭示由
现实世界演化和技术革新可能带来的“反人类”
和“反人性”后果，而这种后果恰恰是当下的生活
必须警惕的，所以，建基于此类话语逻辑之上的

“后人类叙事”就天然地带有某种先锋性和批判
意味。

三

网络科幻小说正是在上述“后人类叙事”的
理论视野下，从技术与审美、自然与人文的关系
维度去揭示和阐发人类的文艺实践对于“非人的
智慧他者”的情感态度、道德审视与价值判断。
依据科幻文艺的叙事逻辑和“后人类叙事”的标
准来厘定网络科幻小说20年的创作，我们可以
将其所涉及的叙事形态与话语范式设定为四种
基本类型与八种“亚类”。

第一种叙事类型揭示了网络文学对传统文
学人类形象的解构与重塑，其要义是重新厘定

“人”与“非人”的关系，在一种新的角色设定的话
语坐标中重新阐释“人之为人”的审美内涵。此
类网络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具有复杂的面貌，
投射了人类对自我身份定位与身体实践的审美
反思，表现了作为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对应物与人
类生命政治镜像的“后人类形态”。前者体现了
人和其他“类人”智慧生物间的生命伦理关系，例
如Raystrom的《寻找人类》中进化出自我意识
的细菌生命“绿星人”，彩虹之门的《地球纪元》中
由人类制造出来的“等离子生命体”“恒星人”。
后者则指向人类如何处理自我生命的异化问题，
涉及主观情感与自由精神、生命源力与独立意志
的表征与变异，例如黑天魔神的《废土》中因核辐
射影响或受到跨物种菌株感染而进化了的新人
类“寄生士”与“寄生将”，烟雨江南的《狩魔手记》
中因生物药剂改造或外星物种“寄生”而变异并
拥有异能的变种人。这种模式的“后人类”仍然
具有自然生命的生物学属性，只不过更加健壮、
聪明、迅捷与强大，因此可以称为“生物向”的“后
人类叙事”。

第二种叙事类型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
值观基础上的“新人类”或“超人类”，可以将这种

“叙事面向”理解为网络科幻小说所塑造的符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新人”形象。作为
一种全新的“泛智慧型生命”，它们在生物学上的
特征及其与旧人类物种之间的联系也被技术手

段彻底地改变了，在分子、基因和算法的层面，生
命本身向着政治“敞开”了。在网络科幻小说中，
这种“新人”形象，或是通过基因编辑、生化改造
与生物克隆而被制造出来的“强化型生命”，例如
烟雨江南《天阿降临》中的主人公楚君归，他是由
镶嵌在基因片段中的生物芯片和超强身体素养
结合所产生的克隆人，是能够征战星海任何角
落、具有超强环境适应能力的深空战士；或是通
过人机交互、算法逻辑和思维加速重塑后的“新
新人类”，例如彩虹之门《重生之超级舰队》中将
生命意识与宇宙飞船主脑合为一体的萧宇；智齿
的《文明》中在宇宙流浪、能够不断自我复制的

“伊卡洛斯生命体”，以及《寻找人类》中拥有自主
智慧并跨越物质空间与生物界限而作为一种超
然生命存在的“三智者”，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

“生化向”的“后人类叙事”。
第三种叙事类型是好莱坞科幻影视、数码游

戏和“二次元”动漫所塑造的超级智慧生命在网
络科幻小说中的“复现”，包括各种外星智慧生命
和拥有异能的“超人类”，例如文明程度“类神”的
超级智慧或外星人。外星人在网络科幻小说叙
事构建的“宇宙生态圈”中属于常见角色，它们包
含超级技术和宇宙秩序的掌控者，如《文明》中的
雷星文明、风星文明和沙星文明（人类），火中物
《千年回溯》中对人类充满恶意的“复眼者”及其
背后来自于上一宇宙“世代”的操纵者“虚族”文
明以及《深空之下》中制造了“直立智人种”（包括
人类）生命体系的“播种者文明”和各种突破“大
过滤器”理论筛选的“超技术文明”；还有生命体
征各异、形态多样的奇异外星生命体，例如
zhttty《大宇宙时代》和王白《银河之舟》中的“盖
亚生物”、《重生之超级战舰》中的“白矮星异兽”
以及《天阿降临》中细胞聚合生命“雾族”和“量子
态生命”等。其次是拥有异能的“超人型”“类人
生命”，其最典型代表是《狩魔手记》中的苏，他身
上融合了人类、变异生物以及外星“贝因都萨”神
族的基因，拥有不死之身、细胞再生以及战斗异
能，还有里其的《云氏猜想》中能够在多维空间中
生存的智慧生命“光粒人”和“硼基生命”，我们可

以通称为“超文明向”的“后人类叙事”。
第四种叙事类型指的是包括智能机器人（不

一定是纯粹的“人工智能”）和“赛博格”在内的后
人类。前者的典型代表有《寻找人类》中的“父
亲”和“原型”，《文明》中以地核为主脑的“降临
者”，猫腻《间客》中的主脑“飞利浦”，《地球纪元》
中的“机器人帝国”，天瑞说符《死在火星上》中的

“老猫”以及《千年回溯》中的“镭/繁星”等等，它
们都是“强人工智能”形态的机械生命。后者则
是“唐娜·哈拉维式”“控制生物体”，即利用生化
技术和人机接口技术拼接起来的“赛博格”，它们
是典型的“科幻小说角色”。《废土》中被改造成为
隐月城运营和控制中枢的“生物智脑”是人脑和
计算机程序拼接起来的智能生命，最终永恒《深
空之下》中的“NT新人类”是生物芯片、数据流
（包）、生物“湿介”和机械装置“聚合形态”作为生
命意识载体的“超人类”。机器人、人工智能和

“赛博格”及其构建的“人工智能向”“后人类叙
事”作为科幻文艺“异形话语隐喻”的典型代表，
从来都不会在网络科幻小说创作中缺席。

总之，出色的网络科幻作家或者优秀网络科
幻小说都应该具有超越国族甚至人类主体的胸
怀和格局，对于宇宙万物和所有的生命形态的终
极走向及其命运变幻，出色的作家作品也能够作
出合乎情理与逻辑的叙事话语构建。网络科幻
小说“后人类叙事”的初衷也许并不在于对科技、
幻想和未来世界的疯狂设定，而在于讲述一个个
脍炙人口且能直接叩问人性和灵魂、并足以引发
读者沉下心来思考宇宙中所有的生命形态在宏
观诗学的维度上可能发生的故事。因此，包括网
络科幻小说在内的所有科幻作品虽然是基于某
种科学幻想所构建起来的“哥特式狂想”，但其生
命政治反思的本质却又是最为接近现实生活、并
且对现实世界充满着警示（通过寓言、象征、隐
喻、反讽等审美手段）意味，体现出在“后人类”这
一整体性语境下人类与“智慧型异类”之间在生
命权力的分配与治理、生命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
护等各个维度中所折射出来的叙事伦理与美学
张力。

□□鲍远福鲍远福

□禹建湘

虽然网络文学在很多时候以架空
世界为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空
间构造不具备现实性。相较于上个世纪
武侠世界的辽汉之争、夷夏之辨，新世纪
兴起的玄幻网络文学则更多地诉诸四方
融合的“天下观”。当武侠小说以民族家
国作为渲染正统和悲情的主要元素时，
玄幻网文已经不再纠结于上述问题，多
元共生成为诸多玄幻武侠先验的世界
观，并由此决定了它们的空间想象。

金庸的小说之所以在众多武侠小
说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即为金庸以民
族家国的情怀将武侠小说提升到了新
的高度。从郭靖、杨过式的汉族英雄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到萧峰式
的少数民族英雄（《天龙八部》），最后到
韦小宝式的“杂种”英雄（《鹿鼎记》），展
现了武侠小说民族观的扩大。但是无论
是从对民族优劣的比较走到对民族间
地位是否平等的思考，还是将民族对抗
的故事讲成民族同化、统一的故事，其
中一以贯之的，是以民族家国为思考单
位的世界观。

相较而言，当下商业与情怀“双赢”
的网文作品，如跳舞的《恶魔法则》、猫
腻的《将夜》以及天下归元的《扶摇皇
后》等，在空间感上超越了传统武侠的
设定。跳舞在《恶魔法则》中设定了一个
立体化的多元文明世界，帝国文明与神
殿文明分庭抗礼，此外还有超然独立的
魔法文明、失落的大雪山文明、没落的
骑士文明、落后的南洋文明，被定性为
罪民文明的精灵、龙族、兽人、矮人文
明，以及被抹去痕迹的魔族文明。既有
海洋文明，也有游牧文明。既有神文明，
也有巫文明、魔法文明。他们各有自己
的生活和文化方式。猫腻在《将夜》中对
世界的设置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昊天道
门为最高文明，此外还有书院、佛宗、魔
宗，以及荒人文明。在国、族、部落的交
织中，人们以文明为最高认同，建立起
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扶摇皇后》的五洲
大陆也以不同的文化、文明作为区分五
个国度的分界，并且以五洲大同的结局表达了多文
明融合的理想。这些作品代表性地展现了一个多文
明的世界，各个文明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维方式
与认知结构，他们彼此接触的过程中充满冲突与对
话。民族的概念淡去，兴起的是文明的概念。民族的
边界（无论有形的，还是心理的）都不复存在，代之以
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冲突。

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通俗文学在
空间观方面的变动，不仅取决于作家代际的更替，而
且取决于整体意识形态的变动。新世纪世界政治格
局的变动，使得既有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式微，亨廷

顿所谓“文明冲突”逐渐成为空间政治的
重要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使得贸易和文
化交流愈加紧密和频繁，原有许多民族主
义问题似乎不再成为问题；另一方面，文
明的分歧和争议渗透了空间政治的方方
面面，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文化归属、
思想归属代替民族、种族成为身份认同的
主要内容。文明认同将作为更大的文化实
体，不仅超越国与国这样的政治实体，主导
世界关系与多级格局，而且下沉到每一个
个人，在新的空间关系中重新认识自我。
《将夜》中，书楼被称为“旧书楼”，因为只有
“思想才是新鲜的”，世界被认为是所有人
意识的集合，人是怎样想的，世界便是怎
样，反之亦然。“认同”作为文明的凝聚力，
为世界区分出多文明的形态。

文明的差异、冲突以及理解通道的找
寻，成为当下空间政治的重要议题。想象
文明差异，思考冲突和寻求融合，正成为
诸多网络文学的基本叙事动力。网文的多
文明“天下”这一设定正是在回应这个问
题。各执一词是由于“立场不同，道理万
千”，是文明与文明的差异，造成了思想与
文化认同上的诸多分歧。《恶魔法则》中，
神有神的诉求，魔族有魔族的愿望，精灵
族有它们的信仰，龙族有自己所以为的荣
光，人类有人类的行事逻辑，他们（女神、
魔王、精灵王等）由是缠斗；《将夜》中，昊
天既是信徒所惧怕的冥王，也是佛宗所记
载的明王。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鄙、是与
非、善与恶、正与邪都并不是非此即彼，而
是建立在不同的世界体系中；《扶摇皇后》
五洲大陆的分崩离析，阴谋权斗，也在于
价值序列的差异性。

如此设置“文明的冲突”，使得网文获
得了相较于武侠更具有“对话性”的意义
层次感。《恶魔法则》中人类的各个族群，
人与兽，或是龙族、精灵族、兽人族等，他
们各有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作品并非
贬此褒彼，人类也好，龙族也好，或者是皇
家、贵族、魔法师、武士，作品都没有将之
平面化，而是写出了各自的复杂性。他们
各有不同的信仰、信念、思维方式和生活

习性，彼此接触过程中相互对照。作品甚至借助由蛇
化身的美杜莎来审视、反思“人性”的矛盾和问题。借
精灵族王落雪的口，来反思“人类的历史，不正是一
部同类之间杀戮的过程吗？不管是这个世界也好，甚
至就连杜维的前世那个世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正是这些复杂性和对话性，丰富了作品的意义表达。

网文并不是“非现实的”，相反，无论其背景如
何“架空”，“现实”都深入网文的表达体系，构成了
网文的先验。从武侠的“民族”到网文的“天下”，网文
空间观的转换所书写的正是当下新的地理政治和
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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